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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文化暨國民文學專題座談會」紀實

2010年10月17日下午3點半，台灣文學館七週年館慶暨國民文化日系列活動之一「國民文化暨國民文學
專題座談會」，在第一會議室盛大舉行。在李瑞騰館長的主持之下，陳芳明教授、廖咸浩教授、林柏維

教授，針對台灣的文化及文學，提出了許多精彩的見解。台灣文化的特徵在哪裡？台灣的國民文學內涵

又是什麼？且聽三位專家學者的對談，讓我們一同領略國民精神的意義。

記錄整理╱林芸伊   公共服務組　　　圖╱國立台灣文學館　　

李瑞騰（以下簡稱「李」）：今天是台灣文學館七

週年館慶。1921年的10月17日，台灣文化協

會成立，今天也是文化協會成立的紀念日。文

學館特別在今天，安排了一場「國民文化暨國

民文學專題座談會」，從台灣知識分子的歷史

運動，來看看現代我們應該如何去面對國民文

化的工作。今天的與談者有三位，陳芳明教授

是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的所長，長期從事

台灣文學的研究教學工作，也專長於左翼文學

與政治活動；廖咸浩教授與陳芳明教授一樣，

本質上都是詩人；廖教授長期在台大外文系擔

任教職，也曾經做過台北市文化局局長；林柏

維教授則任教於南台科技大學，學術論文寫台

灣文化協會，是這方面的專家。我們今天特別

邀請這三位特別來賓，來幫我們講一講國民文

化與國民文學。

國民文化與國民文學的闡述

陳芳明（以下簡稱「陳」）：各位台南的鄉親好。

今天是10月17日，是台灣文化協會成立79週

年的日子，也是蔣渭水先生逝世紀念日，所以

10月17日，已經成為台灣共同記憶的一天。

今天早上我還在台北參加「第二屆蔣渭水學術

研討會」，年輕的一代已經開始研究台灣的歷

史，我覺得非常興奮，研討會結束後，便又趕

來台灣文學館座談。台灣文化及台灣文學的研

究，大概在近二十年來，才開始蓬勃發展。這

是一個遲到的學問，從來沒有一個社會自己創

造出來的文化，必須要等到那麼久以後，台灣

解嚴了，威權體制瓦解了，才開始接觸我們自

己先人的歷史。歷史是反覆的，是由民間創造

改寫，進而建立起歷史觀，而不是由統治者寫

的。我希望我的後人，以後在檔案中看到我

的名字時，都能感到驕傲。身處歷史之中，我

總感覺歷史的發展是非常慢的。我們所祈求的

民主，現在在台灣，只完成了一小部分，等待

我們去追求的，還有一個更完美的「公民社

會」。民主只是一個基層的概念，我希望大家

都能更進一步去關心社會的各種議題，如環

保、性別、原住民等。以前的主流文化都是依

附統治者的，我希望以後，每個人民都能享有

發言權，不管你是什麼弱勢族群，都應該是屬

於這塊土地的一部分。知識分子都應該勇於承

擔社會責任，將台灣推向更精緻化，這才是今

天的國民文化的真理所在。讓台灣每個人民享

有相同的權利，是我的夢，但我想我這一輩子

都無法看到台灣真正的民主實現了，但我會盡

我的全力盡力追求理想，讓真正的國民民主文

化在未來能完成，這是一個知識分子最基本的

態度。1920年代的知識分子所追求的，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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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微的言論自由，而今天，公民的權利才是我

們所應努力的目標。

廖咸浩（以下簡稱「廖」）：我把要講的主題拉回

文學。我希望每個人都不要喪失做夢的能力，

而文學的意義，便在這裡彰顯了。我念建中的

時候，有一個同學對我說，他一直無法了解

「太陽衝破烏雲」這句話的意思，因為他說太

陽是光波，怎麼可能衝破烏雲？前陣子我參加

一個研討會，會中有一句話是「用歡笑織成衣

裳」，也有人說，歡笑又不是布，怎麼能織成

衣裳呢？這兩個問題，我後來終於替他們找到

解答了。原因就在他們不了解「比喻」。猴子

看到花生只會去抓來吃，但人類卻能創造出

「去天上摘星星」這樣的辭句。人類懂得「比

喻」，一個人一旦喪失做夢的能力，他就不是

人了。所謂做夢的能力，就是說一個人能跳脫

他平面的生活、實際的生活、功利的生活，去

想像另外一個層次的可能性，換句話說，就是

了解「比喻」的能力。人類自從進入現代社會

後，生活便被壓縮成扁平的，看不到未知的遠

方，好像用爬的一樣，喪失了做夢的能力。

「夢」與「比喻」是文學的起點。前面我講的

那兩個人的問題，起因便在於人類自從進入科

技生活之後，便好像又回到爬行的世界，無法

站立看到遠方，無法看到另一個看不到的層

次的生活價值。陳芳明教授剛剛講他自己的夢

想，是一個很難實現、很抽象的夢。猴子只會

抓花生吃，只是很實用的能力，人類卻懂得夢

想摘星星，擁有很抽象的想像。我認為這就是

文學的功能所在。我們該如何衝破現代的功利

理性生活，便須借助文學的力量。如何讓我們

再度實踐、接觸文學，也是我在文化局工作時

的著力點。

林柏維：1895年的台灣，因為馬關條約而成為日

本的領土，台灣的歷史命運隨之轉折。日本政

府的高壓專制統治，引發了台灣人民的武力流

血抗爭。然而，日本殖民者的有效經營，最

終化去了武力抗暴的外在條件，最終使得台灣

與日本母國產生緊密的聯結。在殖民統治教育

下，台灣的菁英分子都渡海日本進入日本的一

流大學，而留在台灣的這些秀異分子，便以蔣

渭水的文化公司為底，取得林獻堂的首肯後，

於1921年10月17日，在台北靜修女中成立台

灣文化協會。文化協會的足跡遍及台灣各地，

其中活動熱度以台中為最。它們設讀報社、推

動白話文的使用、提倡新劇、組電影隊，企圖

用台灣話語喚起民族覺醒、建設台灣的特種文

化、提高台灣人的品格。文化協會所推動的文

化運動，激起了民族意識的覺醒，也使1920

年代台灣的社會空間起了發酵作用。然而，文

「國民文化暨國民文學專題座談會」紀實

陳芳明教授 廖咸浩教授 林柏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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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啟蒙的周邊效應，卻也反映在因啟蒙而帶來

的社會分化、思想分歧，從而產生路線爭議、

派系歸屬，伏下分裂的種因。1927年，連溫

卿領導新文化協會，改走階級鬥爭路線；而蔡

培火、蔣渭水等舊幹部另立台灣民眾黨，文化

協會終告左右分流。1920年代文化協會風起

雲湧的文化運動，在大正民主的場域中發展開

來，蔚為波濤壯闊的巨流，在台灣歷史上實可

說是絕無僅有的景象。它成功地催化了台灣的

新文化，樹立台灣人尊嚴的文化運動，不只是

建構台灣本土文化的恢宏運動，也是告別唐山

文化的里程碑。我們環顧今天的台灣，彷彿

還患著蔣渭水「臨床講義」上所診斷的「智

識營養不良症」，彷彿還是「世界文化的低能

兒」。在紀念台灣文化啟蒙日的此時，林獻堂

的呼籲：「要以改造的精神，造堅牢的大舟以

準備航海。」仍可做為我們再造台灣新文化的

座右銘。

國民文化運動的分裂

陳：其實大家都在追求夢想。台灣文化運動最蓬勃

的時候，大概是從1921年到1931年。很遺憾

地，日據時代台灣人的抗爭運動，就是一段分

裂史。日本政府統治台灣後，強行將一些現代

化的東西，如議會、日語，推行到台灣，致

使1905年後，台灣開始出現不少的新世代知

識分子，如賴和、蔡培火、蔣渭水，他們都想

反抗日本的專制政治，推行台灣本土文化的革

新。文化協會剛成立時，他們想的都是推動、

提升、啟蒙台灣的文化，也負責各類新式報章

雜誌的發行，讓民主、議會、人權知識快速傳

播，有的人甚至因此入獄被關。但也因為文化

協會的文化傳播，最後終於導致台灣農工階級

運動勃起，因而連帶使得文化協會內部產生了

衝突分裂。1927年，關心農工問題的知識分

子，成為了文化協會裡的左派；而關心民主運

動的知識分子，則變成了所謂的右派。最後左

派奪得權力，右派只得另立台灣民眾黨。台灣

的抗爭運動，就是這樣不斷地分裂。不過這些

知識分子都極為深入社會，他們都勇於反抗日

本，推動台灣本土文化的啟蒙。後來像楊逵、

呂赫若等人，也都跟著起來了。

廖：左右分裂這件事情，是第三世界國家，尤其是

被殖民國家，它們在走向獨立的過程中，一定

會經歷的。即使不是第三世界國家，也都會出

現很激烈的左右對立。台灣當時的狀況，想在

體制外爭奪權力，出現分裂便是必然的。但其

實在一個成熟的社會，左右分裂不一定要是對

立的，它們可以互相協調。文化協會的分裂，

其實可以看成是眾聲喧嘩，雙方都應該在台灣

的社會裡彼此成長。一個社會要學會開放，才

能經得起打擊。而文學作品的想像空間，便在

一個衝突、合解、與共生的社會中，起了很大

的作用。每個人如果都能透過文學作品學會想

像，便容易彼此產生共識，達到共生的目標。

文化協會生存的時代，便是因為還不夠成熟，

才會產生那種嚴重的衝突。

李：在1920年代那樣一個匱乏的年代，台灣文化

協會的成立，使得台灣文化的啟蒙，有了一個

新的契機。而在今天，台灣的民主已經走到一

個更高的狀態，我們的國民文化又該如何繼

續提升？我們非常感謝今天，在文化協會成立

79週年的這一天，邀請到三位教授來幫我們

講一講台灣的國民文化與國民文學。謝謝大家

的參與。


